




日，按照一份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月

一家三口并无沉重压抑的心情

他生活在一个艾滋病肆虐的村庄，父母的血维系着

他一个大学的梦、一个艾滋家庭的希望、一片废墟中孕

育的未来。

年

“新长城”特困助学金申请表上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河

南省上蔡县五龙乡熊桥村，找到了我们的拍摄对象

熊长东。

在全国扶贫基金会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特困大学生的

申请表格当中，我们发现了熊长东这个学生，他来自河

南上蔡县的艾滋村，而家中的顶梁柱 他的父亲在几

年前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一时间，他的大学梦想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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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天降

［采访两天前

年以前的土坯房，我们

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就显得是那么的奢侈和不切实际。熊长东在

“新长城”特困助学金申请书上这样写着：

现在还在住着，屋顶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

一块大塑料布爬上房子去补窟窿，但往往还是外面大雨，屋里小雨，

那根大梁在大雨当中也劈了一半。”

两天前的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熊长东家

修补了无数次到处漏雨不堪重负的屋顶不断发出异样的响声，熊长

东感觉不对，赶紧拉着父母往屋外跑，三个人刚刚跑出屋子，他们

住了已经 年的老屋的屋顶就塌了。

年的老屋虽然修补了无数次还是倒塌了



熊长东的书桌是屋内最整齐的角落

熊长东：小时候，我们家人多

地少。三个半大的孩子好像总是

吃不饱似的，于是父母便跟着人

家东奔西跑去卖血，上驻马店、

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卖血钱来

供我们吃穿和上学，有时一天竟

能卖两三针。现在看到父母胳膊

上成堆的针眼，我就感到痛苦、

内疚，好像那一根根针就扎在我

的心里。

大概有一次，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因为又需要交学费嘛，所以，

我爸和我妈就卖血了，回来之后，替我交的学费，好像每一次（学

费）都是这样来的。

看着自己父母的血汗钱来供自己上学，有时候每到交学费的时

候，回来看到家里的情况，就不好去（开口）说，好像对学校吧能

拖就拖。

熊父：因为他们几个都在上学，经济上比较拮据，反正这个村

庄地方比较偏僻，其他也没啥收入，所以农村就兴起卖血的环境，

所以就参加了卖血这个行列，开始要（交）学费了，那就先去卖点

血，先去交学费，那个情况是很现实的。

不退，但他仍不愿回家，因为家中处处都需要钱，尤其是我这个伸

熊长东：我爸 年秋季去外地给人家打工时，感冒发烧一直



着嘴等着饭吃的学生。他自己强忍着干活，晚上才熬些药，直到无

法再撑下去了，才被迫无奈地回来，一回来就被诊断为艾滋病！

他从外面打工回来之后，因为我们这儿已经有发现的了，所以

看见他的病情好像跟别人的很相似，所以推敲着可能也就是这种病

吧，家里人就让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开始他不愿意去，毕竟这种

病（刚）出来那段时间好像受人歧视，到最后看见别人都去了，他

就去了。

陈晓楠：后来是谁最先拿到那个化验单呢？

最初，拿到确诊父亲患病的化验单的是熊长东的大哥。一段时

间内，他们害怕父亲接受不了，给他弄了一份假化验单，而没有告

诉他真相。但是，父亲处于半信半疑之间，其实他早已猜出了自己

的病情。

母亲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家里人背着父亲情不自禁地流泪，毕

竟父亲是家庭的支柱。

陈晓楠：你记得第一次把这个话说开了是在什么时候？

熊长东：好像到现在一直没有说开，他自己就知道。

陈晓楠：等于是默认了？

熊长东：嗯。

陈晓楠：你自己刚知道得病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熊父：刚知道得这个病的时候压力很大，考虑到这个家庭，你

得了这个病，你一个男人在外面各方面搞一些经济来支持家庭的开

支，资助小孩上学，钱可以用在哪里，对不对？现在你要到哪个地



方，病一严重，你又得花钱，考虑（到病）治不好，你压力不大吗？

首先压力大得

陈晓楠：你心里这些话、这些压力、发愁的地方你会跟儿子说

吗？

熊父：不能跟他说。当父母的，你自己的心情不应该跟小孩讲。

你本身有压力，你再跟他们讲，对小孩产生各方面（影响），他也有

一定的想法，对不对？这是肯定的。你的思想压力，一切苦痛都在

你自己心里，你（应该）自己承担。有的东西不必要跟他们说的，

你跟他说（了），会起副作用，对不对？

。

接受采访的熊长东

父亲的病使原本开朗的熊长东变得沉默寡言，在老师、同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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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前他感到自卑，感到压抑，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熊长东说父

亲的病，是埋藏在他心里的秘密，他不愿意让老师和同学知道，那

时，他最怕的就是听到周围的同学说到“艾滋病”这三个字。

这会不会让熊长东在学校感到特别沉重呢？毕竟，他需要隐瞒

这个秘密，唯恐别人知道。

熊长东：我在学校，确实不能跟别人说这种病，（艾滋病）很受

歧视的。如果说了，有一点同学会离你远一点吧，在他们眼中，对

这种病非常恐惧。应该说（后来也）没有（说）吧。

我们那边文楼村是有名的艾滋村，恐怕有真的来自文楼的人吧，

恐怕有人就会拿他开玩笑。就会说“我是文楼的，我就是艾滋病，

不要和我接触”什么的。好像文楼村就是一个代名词了吧。

大家拿这个开玩笑的时候，熊长东可能就在旁边，这种时候，他

只有保持沉默。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会埋怨父母，毕竟

他们是为了养家才染上了这种病。

艾滋病使家里的主要支柱倒下了，但让熊长东没有想到的是，这

年，熊长东父亲的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

场灾难也接踵而至，这场灾难使一家人几近绝望。

热潮中，我哥也卖过不少，他去医院化验了一下，（他）也是艾滋病

熊长东： 年，村里出现了不少艾滋病患者，因为在卖血的

一家人艰难度日



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钱

给家里带来了两重巨大的压力

患者。那个冬天，我哥因肺部感染，不停地咳嗽，又引发了肺炎，

由于家中没钱，拿一些药苦苦支撑着，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让我们

把他送到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才过得去那个年。爸爸也因操劳过

度，又犯了病。家里便再也没有平静，整天不停地针与药，满屋子

冲人的药味与药瓶，越堆越多。

熊父：我身体刚好转一点，去年一种了麦，我那个大儿子就躺

下了，也卧床不起，肺部感染，严重得很。最后没办法了，我给他

弄到医院住了半个月，到处借钱，这边他娘早上起来就跑去借钱，

我那边手续办了，这帮人用车拉着，赶紧进院，挂上氧气、吊针。

在这个家庭里，两个顶梁柱先后倒下了。这是家里的两个重要

劳动力，其他人没有经济收入，经济来源一下子就断了。他们所面

特别这个病更是需要花钱。两个病人

思想压力和经济压力。这种压力

令人窒息，令

人绝望。

当哥哥半

夜 发 烧 的 时

候，就叫母亲

起来给他打吊

针，人人都知

道艾滋病是有

传染性的，所

接受采访的父亲



高中的他继续学业，

亲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为了他上学，

以通常都是妈妈为儿子扎针。作为一个农家妇女，她也为了家人学

起了护士的手艺。

熊长东说，不管家里多么艰难， 父母都坚持让三兄弟中唯一考

多元

父亲的病稍有好转就下地帮母

那时，政府每月发给每个艾滋病人

的特制票券，艾滋病人可以用票券到医院看病用药，最难的时候，父

亲常偷偷地把票券换成现钱，一个人给在城里读书的他送去。熊长

东说父亲送钱的情形，令他一生难忘。

熊长东：有段（时间）我真的不想上（学），上面发的那种纸币，

父亲就舍不得花，要供我上学。他有时候看病，拿到这种钱会换成

真钱。有时间（他）就给我送去，真的，当时我真的悲伤极了。有



块钱，对你们那会儿到处去踅摸药

时间感觉到，花的（每一分钱）可能就是我爸的救命钱吧。

陈晓楠：你有没有跟你爸爸提出过，你不再上这学了？

熊长东：我不敢说。

陈晓楠：不敢说？

熊长东：嗯。

陈晓楠：为什么？

熊长东：毕竟我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希望吧，如果我不上的话，我

不知道我爸会怎么想，他肯定很失望。我爸他挂着（吊）针的时候，

他还在劝我好好上学呢。

陈晓楠：在最难过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因为儿子还是高中，要

花好多钱，我听说一年要

费，借药费，那是很大的负担。有没有想过不让他上这个学？暂时

不让他上这个学？哪怕是⋯⋯

熊父：那个时候我可没这个想法。因为我再困难的时候，我想

的就是那两个孩子上学，我的

政府发放给艾滋病人治疗用的专用券

指导思想就是想让小孩多学

点知识，多学点文化，不管是

在农村也好，你就在其他各个

地方也好，你就出去打工也

好，你还是（要）多学点文化，

多学点知识，这样比较好。就

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想到

让他弃学。我在有病最严重的

时候，我都鼓励他“你别认为

我有病，你就不好好上，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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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村的唯一大学生

想辍学，我再困难，你最好坚持”。我跟其他人想法不一样。

块钱券换二三十块现钱来父亲靠换少量的特制票券，比如用

给儿子省出点高中学费。

此外，熊长东的学费基本上就是向亲戚、邻里东拼西凑地借，再

加上家里卖粮、养猪、养鸡卖的钱而凑齐。

熊长东把家里的困境深深埋藏在心里，小心谨慎地不让老师和

同学知道，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同情或异样的眼光。但是有一

次，家里实在凑不足新学年的学费了，学费拖了几个星期都没有交。

无奈之下，熊长东给自己的班主任写了一封长信，第一次向外人说

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开学之后，班主任马上找到他，班主任挺理解他的，劝慰他：“其

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好学你的习吧，坚决走出这个村子，走出你们

那一片，以后都会好的。”

对于熊长东来说，这是第一次对外人谈起这个话题，这对于他

来说，如同“把心中憋的东西释放出来了”。

熊长东就读的中学知道他家里的境况后，免除了他的学杂费。

年，熊长东考取了河南农业大学，成为当年熊桥村唯一一

个考取大学的学生。但面对几千元的学费，看着一无所有的家，看

着正在发病躺在床上的父亲和大哥，熊长东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放弃，



是改变你们这个家的命运？

一个人偷偷跑到了省城打工。两个月后，熊长东的父亲打听到儿子

在省城的地址，写信给熊长东，坚持让他回家。

熊长东的父亲是决计不让他失学的，是绝对不会让他就此出去

打工的。父亲在身体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决心

呢？面对这个疑问，熊长东说：“毕竟我是我们家的希望，如果我辍

学的话，那恐怕我们这个家以后很难改变这个穷家的命运了，所以

我如果继续上学，说不定那就是一次转变的机会吧。”

陈晓 所以你肩负着一个任务

熊长东：嗯，可以这样说吧。

陈晓楠：你自己会时时刻刻意识到这种责任吗？

熊长东：在心里始终装着。

熊长东重新回到高中复读，他拼命地读书，决心第二年考取重

点大学，走出去，走出村庄，走出这片土地，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

使命。

年 月，熊长东果然不辱家庭使命，第二次参加高考，考

取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专业。

像他这样，一个来自艾滋病家庭的学生考上大学，在他们这个

村子是唯一的。在他们村读高中的学生已经不多，到他考上大学时，

这个村几十年来走出的大学生也只有三四个。

熊长东的父亲别提多高兴了，他认为，家里几辈子也没上过大

学，儿子考上了。



有现钱，刨了

他第二次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陈晓楠：你觉得他上大学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吗？

熊父：改变不了。这个东西也并不一定是考上大学就改变自己

家庭的命运。农村有句土话“能自己扒顿饭碗、弄碗饭吃，这就行

了”。

陈晓楠：现在这个学费，因为通知书上都写着呢，学费你们怎

么打算呢？

熊父：学费想办法给他借啊。俺这个庄，基本上我都连票券还

（也）借票券。借遍了。你现在真凑不齐，还得

想办法借。真借不来，想办法贷款也得上。现在是你的义务，对不

对？他只要愿意上，他考上了（就）是你的义务，你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上。

因为家里的境况， 年熊长东没有能够上大学，他的父母一

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儿子的未来是老两口心中最大的心病。

虽然家里还欠着两万多元的外债，境况比去年也并没有太大的好转，



但熊长东的父母说“这一次不管想什么办法也一定要让孩子走进大

学的校门”。父母的执著让熊长东坚定了一定要走出去的决心，走出

这片土地，走出“艾滋村”是他最强烈的愿望。

熊长东说，因为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这次其实考得并不理想，离

他的目标武汉大学还是有一定差距，他说，可能是他太想考好了，全

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个人肩上。

其实，对于改变命运这样的说法，父子二人有着不同的定义：熊

长东认为，要靠他自己来拯救全家；他父亲则坚持认为，只要能把

儿子送出去，让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已经足矣，他并不期望熊

长东能够拯救全家人，改变全家人的命运，他甚至也没有期望日后

熊长东能回到这一片土地。

总之，“走出去”这三个字是一家人不断在念的咒语。不过，如

果真的走出这一片地方，“来自艾滋村”也许或多或少还是在熊长东

身上会留下一些什么符号。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愣了一下，说

“其实没有好好想过”。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熊长东并不曾真正离

开过这片土地，他可能也真的是无法想象外面的人会给这个村子里

的人会下什么样的定义。

陈晓楠：你会告诉同学们、老师们你是来自这样一个地方？来

自这样一个村子吗？

熊长东：会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家庭的情况恐怕不会说。

陈晓楠：但是对于来自外界的人来讲，可能来自这样一个村子，

来自这样一片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感到害怕？

熊长东：可能会有吧。但是你来自于哪儿，那是无法改变的，那



是事实。

陈晓楠：你怎么看待你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你怎么看待你生活

的这个村子和这个镇子？

熊长东：毕竟在这村里生活一二十年了，还是有点感情的，但

是自己理想（是）不在这个村子，一定要走出去！走出这个村子！

陈晓楠：走出去是你最大的理想？

熊长东：嗯。

陈晓楠：好多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荣，对你来讲，会不会在这

点上有特别复杂的那种心理？

熊长东：有。一般相比吧，好像自己的家乡带着一种背景吧，不

能与他们的家乡相比，自己心中那份感情只能藏在心里吧。

陈晓楠：还是会有那一份感情？

熊长东：是。

陈晓楠：你不会从心里觉得这个家乡好像带给你一些负担？如

果说严重一点甚至耻辱？

熊长东：没有那个感觉。一个贫穷的土地吧，如果自己有能力

的话，应该能够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吧，应该来改变一点自己家乡的

状况。

陈晓楠：但是你想走出去？走出去和改变自己的家乡之间是种什

么的关系？

熊长东：我感觉到这并不矛盾。

陈晓楠：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熊长东：最想改变的可能就是家庭的情况吧。毕竟是贫穷，养

了我们几辈子了，感觉到自己应该改变了。

陈晓楠：你怎么看待他们？怎么看待你父母亲这一辈人？



熊长东：对他们我不感到有什么埋怨的，他们也为我们这一代

吧，做出了他们应有的、几乎也是他们所有的了，连身体、连自己

的全身都可以贡献。

就在一家人想方设法为熊长东四处借钱的时候，家里修了无数

次的老屋倒塌了。说起房子，熊长东的父母总是轻描淡写。跟我们

谈得更多的还是熊长东的大学，似乎他们觉得现在有没有房子住并

不重要，筹到钱让儿子上学，这才是家里头等的大事。熊长东的父

亲笑着跟我们说，他们已经借到一千多元钱了！

房子塌的时候，正好是他们给儿子筹钱上学的时候。对于房子，

他们就准备盖，也没这笔钱。他们现在在村里邻居那儿住。这个邻

居去外面打工了。尽管不是自己的家，他们也不知会住多久。

现在，儿子在上大学期间，盖起这房子的希望更加渺茫。

面对儿子上了大学和老房塌了这两件事，他们倍感矛盾⋯⋯

熊长东父亲为儿子骄

傲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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